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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缅北的鹰
萨 苏

! ! ! ! ! ! !"#把第 $%师团主力装进了口袋

田中新一的作战构想虽然颇有见地，但
只能说是纸上谈兵，参谋出身的主官，大多
有这个毛病。

于邦!腰班卡的战斗让日军士气大减。
但是，在孟关之战打响后，田中新一依然试
图向中国军队背后迂回，以进攻代替防守，
结果，直接导致了冈田和宇生两名大队长的
阵亡。这可能一方面是日军长期形成的“骄”
气仍有余焰，另一方面，大约也是田中新一
认为孟关的地形确实不适合死守。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上司要求在不适合

死守的地方死守时，日军军官通常会选择自
杀式的行为“玉碎”，但田中新一显然是个另
类，所以他一面部署部下死守，一面却对万一
死守不住做了些准备，这种准备，事后证明可
算这个师团长在孟关之战中最正确的部署。
阵亡两个大队长固然是坏消息，但对第 "#

师团来说，更坏的消息还在后面。就在冈田中
佐阵亡的当天，"$%%年 &月 "日，正在孟关指
挥战斗的田中新一师团长，忽然接到在瓦鲁班
的辎重兵联队长中尾正五郎中佐的报告，称
“美军一部分已侵入瓦鲁班”。中尾正带领所在
地现有的兵力进行抵抗。
此时，已经依靠战车打开正面战线的廖

耀湘新 ''师，正对日军在孟关的防御体系纵
深发起猛攻，双方在孟关北侧激烈交战，田中
新一正在指挥师团直属部队收拢残兵，对新
''师发起反击。根据中方记载，&月 "日，新
''师第 (%团第二营刚刚攻入孟关的北大门
唐开，就被孟关出援的上千日军包围。尽管该
部按照在印度受训时的指导，立即转入防卫，
组成了环形防卫圈，但头上缠着白布条的日
军几次冲进了二营的防御圈，二营几乎打光
了所有的子弹和手榴弹，阵亡连长高士钦以
下数十人，几乎被日军击溃。所幸廖耀湘严令
第 ((团倾力抢救，才终于支持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第 "#师团司令部并未
重视这份报告，以为出现在瓦鲁班的美军不
过是渗透过战线的小股骚扰部队。但是，第

二天（& 月 ' 日），田中又收到“位于孟
关我军阵地后方的南皮尤河渡口，已被
敌军占领”的报告。这下子，田中才发现
自己无意中犯下了大错。南皮尤河渡
口，位于孟关和瓦鲁班之间，这个渡口
一旦被盟军方面控制，不但切断了第

"#师团的补给线，还将使第 "#师团丧失向
后方进行转移的退路。瓦鲁班附近存放着相
当数量的弹药和物资，要想将这些物资运送
到后方，以免落入敌人手中，看来已是一件
很难做到的事了。如果形势真的发展到这一
步，第 "#师团就将在孟关地区完全被中国
远征军包围。另外，此时师团与先前派到外
线的部分部队也失去了联系。

田中新一毕竟是久经大战的宿将，遇到
这种情况并未慌乱。他果断下令，师团主力
向瓦鲁班转移，但并非撤逃，而是力图寻找
到进入该地的敌军迂回部队的主力，对其进
行打击。第二天（&月 &日），日军撤出孟关，
开始转移。&月 )日，廖耀湘指挥新 ''师击
溃断后阻击的日军，攻占孟关。日本防卫厅
史料记载：“师团长还是十分信赖部下的精
强，断然决定实施这一计划。”但是，后面又
不得不补充了一句：“再说，除了下决心果断
地实施这一计划之外，也没有其他突出敌人
包围圈的办法了。”迂回瓦鲁班，把第 "#师
团主力装进了口袋。

在远征军的战史中，对瓦鲁班迂回战大
书特书，特别是美军“梅支队”遭到优势日军
围困的时候，新一军新 &#师第 ""&团奋勇
解救，堪称经典。这支精锐部队在丛林中按
照孙立人的指挥，人人一口砍刀，硬生生砍
出一条道路，终于将被围美军解救出来。被
救美军说：“只要和你们一起战斗，我们就感
到安全了。”这的确是此战的事实，然而，只
是事实的一部分。真实的瓦鲁班迂回战，并
不是由中国军队最先发起的。攻打孟关和瓦
鲁班的战斗，实际参战的共有四支部队。孙
立人的新 &#师、廖耀湘的新 ''师、远征军
战车第一团，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番
号———美军 )&*+部队，史迪威属下唯一纯
粹的美军作战部队。真正对瓦鲁班进行迂回
的，正是这个 )&*+部队。&月 "日，该部击溃
中尾所率日军的抵抗，一举攻占瓦鲁班，顺
势夺取了南皮尤河上的渡口。这支部队，因
为指挥官是梅里尔准将，被称为“梅支队”。

银
行
行
长

俞
天
白

! ! ! ! &'# 她立刻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宽恕

的错误

司徒湄毫不迟疑地启动奥迪，直驶沪西
的御景豪苑。一见面，楚未甘就说：“上海金
融界要给逼出一个女尤努斯了。”她震惊：
“你不是故意把我推到舞台中心去吗？”

楚未甘迟疑了。和司徒湄一样，怎么都
想不到，在金都银行内，章思源事件
引发的连锁反应中，失败得最惨烈
的竟会是这个无辜的女人！面对这
一声诘问，他只能如实相告，说：“我
曾经认为你和杨尚方不一样，你和
他在金都银行负的责任不同。但冒
出一个甄省三，你继续留在金都银
行阴影就很难消除了。你只能趁早
离开金都银行，用苦行僧一般的努
力，去重新展示你自己，洗刷人家对
你的种种误解。”他说的，正是她想
的。说：“我的形象给糟蹋到这地步，
还有哪家单位相信我？”

他笑了，说：“你这就估计不足
了。已经有人找上门了！”
“谁？”“柴露莹！”
“她怎么说？”
“柴露莹给我打电话打听你下落的时候

说的。她也没有想到你背后那座政治靠山，
会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她也说，你在金
都银行呆不下去了。还说，这对他们汇通银
行倒是一件好事！”“他们也想做渔翁吗？”
“正像金融风暴里到华尔街网罗金融人才一
样。这是商场规则。”

司徒湄语塞。她知道，汇通银行也要办
金融创新服务部，只是找不到合适的主管。
这是和柴家父女接触时多次提到的。她不屑
地一笑说：“一个小巴拉子，她的想法不等于
银行主管的想法！”楚未甘说：“你就不知道
你的影响了，进了那扇门，你就会感觉到。”
她冷冷地一笑：“别把我看得太高哦！”他说：
“对今天的司徒湄，只有旁人才看得清！你们
研究室的谁说过一句话，政治和金融从来是
手拉手的。不说手拉手吧，金融离不开政治
家的肯定，是毫无疑义的。凭国际金融会议
上罗曼行长对你们的那几句评价就够了。那
可是央行的表态，等于把你变成了‘上海使
命’的典型体现人。这难道不是你的无形资
产？眼下，谁都要抢这笔无形资产做旗子

的！”她唇舌却不能不木讷了：“就算是吧！可
是这要付出很多很多而且未必有好结果，我
的体会够深了。我只相信我能够做到这一
条：做不了尤努斯，但可以尽我努力，以一个
负责任的银行家的形象出现在上海滩，展示
独立的、真正的司徒湄！”

他说：“精彩！不过，你拈得出‘责任’和
‘使命’这两个词的神圣和分量
吗？”

她当然知道这两个词的神圣，
也知道展示它们的难度。一想到南
湖别墅甄家父子，她尤其难以克
制，真想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哪儿
可以找到这份神圣？无非都是利
用罢了！她心里充斥的，就是报复
的邪恶，恨不得将世界上所有的
神圣、高尚、伟大都踩到脚下，践
踏个体无完肤，成为一只凶恶的
不择手段的豺狼！

楚未甘理解她此刻为什么这
样恶毒，这样仇恨，这样激动。但
他仍然不愿点穿南湖别墅任何人
的名字，也不愿去妄加猜测他们
为什么如此寡情薄义、不顾廉耻

地出卖了她，给她火上浇油，只是紧紧搂住
她，轻轻拍着她的肩膀，说：“我不该问你这
个问题。我理解你，你是一只具有善良人性
的豺狼。但时下就需要这样的豺狼，我也乐
于和你一起做这样的豺狼！”“真的？”“什么
真的假的！我永远记着婚礼上的誓言！”

清晨，楚未甘匆匆离去。初阳洒到床褥
上，司徒湄才起床。按平素习惯随手打开收
音机，女播音员正在以沉重、悲痛、缓慢的
声调，播送一则讣告，好像是甄老！她浑身
一颤，急忙跑到书房里打开电脑。消息证实
了！她立刻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宽恕的
错误，昨晚，是应该到南湖别墅走一趟，和
这位“老小孩”一起去宣泄，去求证的，他一
定会把真相透露给我的，这才是真正的知
音！可是，一切都晚了，她被后悔与悲痛驱
动着，早餐也无法下咽就驱车赶到南湖别
墅，是吊唁，是慰问他的家人，也是悬疑的求
证，甚至是仇恨的宣泄。南湖别墅一片沉痛
的气氛。吊唁的亲友往来不绝。大客厅里已
经改成了灵堂，甄老的遗像，悬挂在一片雪
白的布幔当中。


